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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摄影） 巴义尔 作

陈谷子
□王明凯

五角形山葡萄叶子的颜色逐渐融化在落日的余晖中的时
节，有时会有群青色的、薄纱般的风静悄悄的穿过你地视
野。

黯然冰冷的风卷席着鱼鳞纹理般纤细的雨丝，乘坐着白
桦林此起彼伏的深远叹息，张开透明的巨大羽翼横扫过苍凉
的大地。

这是蘑菇先生看到的第一样东西。
当他为自己的诞生伸起懒腰，用自己短小的手臂抚弄着

脸上可笑的胡须时，他抬眼看见在那雨雾濛濛的山野，一只
闪闪发光的半透明鸟儿伸展开她柔软的翅膀在泛黄的灯芯草
上低低地滑翔。她细腻柔软的羽毛擦过他的头顶，然后随着
一声遥远的呼啸，秋雨打落在他身上。

每个生命诞生时都会看到这美丽而稍纵即逝的存在，大
概是因为那份易碎的剔透感和不定性，在有生之年，所有人
都不会再记得他们。

蘑菇先生想，也许是因为没有生命愿意正视自己的本质
和那美丽的鸟儿一样，随时都会在静谧中溶解在空气里。

蘑菇先生是一位绅士，所以对自己这毫无品位的发型有
些不满，但他是个很愿意正视自己本质的蘑菇。

在他知道自己的意识只会滞留到日光炙烤的那一瞬间的
时候，蘑菇先生没有感到透彻心扉。

离他不远的地方，另一只棕色的蘑菇察觉到自己生命的
短暂，于是努力地扩大着头顶那把愚蠢的伞，结果由于头顶
过重而被折断了脊梁，随着细小的断裂声消失在草丛顶部。

该怎样就会怎样的。蘑菇先生看着他消失的那块草地，
摇摇头，捋一捋自己毛茸茸的胡须。

一位合格的绅士应该对自己的未来镇定自若。他想。
蘑菇先生诞生在野蔷薇枝蔓下的一段腐木的顶部。
腐木的纹理间满溢着绿莹莹的青苔，如果弯下腰仔细去

看，他们就是一张夏日田园的缩景，细腻的纹理和植物的清
香让蘑菇先生有些向往。

但他无法弯腰，大概是年纪大了吧。
他不想变成刚刚那个笨蛋折断在泥巴里的可悲模样，而

且随意的动作是绅士不可以效仿的。
于是蘑菇先生只能无奈地用眼角的余光瞟着脚下的美

景，倾听着骤雨逐渐消散，远处枞树林的叶脉上水珠滑落的
声音。

蘑菇是很童话的东西。
这是在雨停后的田野里，嬉笑玩耍的少年们中间，一个

瘦小的孩子说的。
清脆甜美的声者传到蘑菇先生的耳朵里，他不禁仔细地

去听。
仙女的树林里是有蘑菇的。
他们有晶莹透亮的白色，生长在紫藤花下。露水打在他

们身上，会发出水晶的声音。可惜他们的存在只是小小的陪
衬。因为美丽的仙女更适合
娇艳的鲜花。

妖精是和蘑菇分不开的。
他们五彩缤纷，菌伞是

坚实的屋顶，雪白的柄是神
奇的房屋，戴着红帽子的小
矮人就住在里面。他们是不
是会打开橡木做的房门，叼
着烟斗窥视着渺无人烟的森
林？

外貌狰狞的蘑菇们是老
巫婆的好朋友。

他们长满鲜艳的斑点，
全身黏糊糊，冒出令人窒息
的味道。长鼻子大眼泡，披
着黑斗篷的女巫会狞笑着把
他们扔进火炉上冒着黄绿色泡泡的汤锅，烹饪着魔鬼的美
食。

蘑菇们自己也是有聚会的。
在蒙蒙细雨中，他们会躲在树荫下说着悄悄话，喝着树

叶酿成的美酒，在黯淡凉爽的空气中唱歌跳舞，吹着风琴，
偶尔发出哧哧的笑声。

那孩子轻声地讲述着，好像害怕一阵风就会将自己的思
绪吹散。

童言在他的口中仿佛一个尘封已久的秘密，他正悄悄地
将它泄露给这个世界。

但没有一个人将他的话收进心里。
比他高大强壮的少年们轻蔑又悲悯地冲他发出一声嗤

笑，然后拉帮结伙提着筐篓，踩着厚重的鹿皮靴踏过草丛，

翻过栅栏，消失在栅栏对面的苹果园。
比他矮小肥胖的孩子们茫然地听了一会儿他的话，随后

对自己不能理解的语言失去了兴趣，开始蹲在地上挖掘蚯
蚓，采摘末季最后的野花。

只有蘑菇先生在蔷薇枝蔓下静静地听着，听那孩子讲着
自己的故事。他感到自己的时间突然减慢了流速，随着孩子
的语言闪现着鱼鳞般暗银色的纹理，缓缓沉入夜色中沉静的
大海。

那孩子落寞地站在凋零
的蔷薇丛旁边，远远地望着
天际处刺破云层的日光照耀
在白桦林的树梢上。

他穿着不太合身的亚麻
衬衫和树皮色的裤子，小麦
色的衬衫衣角在渐凉的风中
飘扬。

蘑菇先生突然很想跟那
孩子说话，虽然他完全没想
到自己要说什么。鲁莽应该
不是属于绅士的。

但他只是想，如果真能
这样做到就好了。

蘑菇先生开始想象那孩
子的面容，虽然想象中的容

颜是模糊的，但他一定有一双比湖水更为清澈而深邃的眼
睛。

如果那孩子能转过身来坐在他身边，那该有多好。
蘑菇先生甚至想跑到那孩子面前，像个小丑一样唱歌跳

舞翻跟头。
嗨，那绝不是绅士该做的。
但他多么希望眼前这孩子落寞的背影能变成灿烂的笑容

啊。
当渗透乌云的日光刺破行将枯萎的蔷薇叶，笼罩在蘑菇

先生那发型可笑的脑壳上时，蘑菇先生并没有察觉到。
他只是凝望着那孩子沾着点点泥浆和露水的裤脚抬起，

向他迈远了一步、两步。
啊，他要离开了。

蘑菇先生在斑驳的光芒中目送着那讲故事的孩子逐行渐
远的背影，当那孩子已经变得和自己一样小时，蘑菇先生
想，如果他真的只有这么细小，是否就能看见自己，和自己
说说话了呢。

到了那个时候，说不定自己真的能像他的故事里一样，
长出并不美观的、短小的腿，挥舞着自己短小的手臂，留着
到处乱翘的绒胡子。

他会拉着其他的蘑菇们坐在神秘的树荫下陪着他讲起莫
名其妙的笑话，然后用山葡萄五角形的叶片盛满芬芳的美
酒，对他说来吧孩子，跟我们一起开一场永不结束的宴会
吧。

但不论是谁的孩子，只会越来越强壮，越来越高大。
再过不久，他就会穿上他父亲的鹿皮靴子，嘲笑着孩子

们天真的梦话，为圣诞节的苹果酒而忙碌吧。
如果生命不是太过仓促地流逝，最初拥有的一切终有一

天会被遗弃吧。
蘑菇先生捋了捋他的胡子。
他想起雨烟中幻影般迷离的山野，枯叶、腐木和浆果混

合的气味。
雨点打在鹅卵石上的脆响，鲜红的蔷薇凋零散落的花

瓣。
铃虫稀稀落落的鸣叫，牵牛花互相缠绕着绽放。
白桦林在风中一同摇曳，发出遥远的呼唤。
还有那透明的青色巨鸟，鼓动着笼罩大地的羽翼，轻柔

地划过他的视野。
蘑菇先生觉得自己还应该再想些什么，在想好之后再去

行动，这才是智慧的绅士的做法。
可金色的、温暖的阳光已经降临到大地上。
孩子那淡色的亚麻衬衫与耀眼的光芒融为一体，再也看

不见了。
等到他长大，就再也不会为这种事情悲伤了吧。
等到他长大，就再也不会记得蘑菇们的故事了吧。
蘑菇先生想再捋一捋自己的胡须，但他短小的手臂已经

在阳光里消散了。
蘑菇先生静静地立在蔷薇凋零的枝蔓间，凝望着逐渐融

会在璀璨的辉光中，那曾经黯淡而静谧的遥远山野。
小小地伤心了一下。

陈谷子
陈谷子不是谷子，是人，是陈三的婆娘。男

人姓陈，娘家姓谷，社员名册上她的名字叫陈谷
氏。村里开大会要记工分，大队书记亲自点名，
喊答应了的在名字后面画个圈圈儿，一个圈圈儿
就是一天工。大队书记把劳动牌纸烟叼在嘴上，
点名时话没咬明：“陈谷子”，陈谷氏就答应了一
声：“到。”众人哄堂大笑，笑完了就叫她陈谷子，
开始还有些忍口，后来叫顺了就成了习惯，人人
都叫陈三婆娘陈谷子。

陈谷子娘家是贫农，不知是哪根桩桩搭错了
线，竟然嫁给地主的儿子陈三。有人说，陈谷子
嫁给陈三，是因为陈三人高马大，劳动力好；有人
说是因为陈三是石匠，有手艺；有人说是陈谷子
的妈给她算了八字，必须嫁给一个腊月初八生的
男人，选来选去就只有陈三。

陈谷子对陈三啥都满意，就是恨他生性懦
弱，胆小怕事。陈三的父亲是地主，“四清”运动
的时候被斗死了，当时说陈三的父亲家里藏有变
天账，账上记着谁家分了他的田，谁家分了他的
地，谁家分了他的房，谁家分了他的牛，要陈三父
亲把变天账交出来，斗了一个星期交不出来，斗
了两个星期交不出来，斗到第三个星期时陈三父
亲腿脚发肿，咚的一声倒下去就咽了气。

父亲死了，父亲的职责就该由陈三继承，修
桥铺路叫陈三去，给军烈属担煤送柴也叫陈三
去，从来不计工分。陈三无可奈何，地主的儿子，
当然低人一等，说话做事都是夹着尾巴行事。

陈谷子却不怕事，她是贫农的女儿，陈三的
出身是地主，陈谷子不是地主，她一不偷，二不
抢，三不投靠国民党，你能打碗水把她泡了不成？

太阳刚刚落坡，陈三就从村里回来了，像被
太阳晒蔫了的丝瓜秧，耷着脑袋不说话，两眼木
得发呆，陈谷子问他话，也不答应，陈谷子喊他吃
饭，也不动步，瘫在那把油光油光的木椅上叹气，
长一声短一声地叹。

婆娘见陈三丢魂落魄、诚惶诚恐的样子，就
气不打一处来：“你个狗日的，有话就说，有屁就
放，阴私倒阳的像根蔫茄子。”“你个狗日的，话不
说，饭不吃，嘴巴遭红苕塞到了吗？”“你个狗日
的，三脚踢不出个屁来，还有啥球用？”

陈谷子铺天盖地地骂了一顿，陈三还是没
放出半个屁来，一个劲地望着如豆的灯光发呆
叹气。陈谷子就觉得有些奇怪，怕是陈三白天
去村里遇到什么人，怕是有什么不祥的事情要
发生。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陈谷子想不出
来，也没有心思静静地想，扑哧一声吹熄了
灯，各自上床睡觉。

半夜里，陈谷子做了个梦。梦见陈三得了夜
游症，深更半夜出去游荡，游了前山游后山，游到
后山上去砍村里的树，两丈多高的松树砍了一大
片，村长带了民兵从山脚追上来了，砍脑壳的陈
三跑不赢，咚的一声跳进岩边的水库里，陈谷子
急得使劲喊：“陈三，往对面游，往对面游……”

突然一声鸡叫，陈谷子便惊醒了，知道刚才
做的是梦，陈三并没有得夜游症，没去砍树，也没
有被村长撵到水库里，马上就觉得陈三有动静，
睁开眼皮，借着从壁缝里泻进的月光，看着陈三
轻脚轻手起了床。陈谷子想，陈三真得了夜游症
吗？想想很滑稽，怎么可能呢？就听见陈三摸摸
索索起了床，摸摸索索穿了踏脚鞋，摸摸索索往
屋侧边的茅坑边去。哦，陈三原来是去茅厕。陈
谷子也没言语，又闭上眼睛睡觉了。

大约过了一杆烟工夫，男人轻脚轻手回来
了，摸摸索索进了门，摸摸索索脱了鞋，摸摸索索
往陈谷子被窝里钻。陈谷子其实是醒着的，她佯
装不觉，尽自酣酣地睡，马上就觉得男人的手伸
过来了，马上就知道男人把她往怀里抱，马上就
觉得男人有力的手在她胸部又摸又揉。陈谷子
似乎这才醒来，舒展了身子，仰仰地躺着，任男人
又抱又亲。两三个回合，就感到男人的手从胸部
移到了腰部，从腰部移到了臀部。

陈谷子仍然不惊不诧，不慌不忙，从从容容
地从床角摸起那根早就备好的吹火筒，运足气使
劲两棒敲了过去，不偏不倚，正好打在男人的连
二杆上。连二杆是穷骨头，没得肉，痛得男人钻
心，只听“哎哟哟……”连声惨叫，那男人就犹如
乌梢蛇缠树一般，在床上乱蜷乱翻，咚一声就翻
到了床下。

陈谷子立马找出电筒，掐亮了往地上的男人
一照，不觉目瞪口呆，原来挨吹火筒的不是陈三，
是大队的支部书记。陈谷子便无比惊慌：“哎呀，
我当是陈三那狗日的，原来是书记呀！哎，伤着
骨头没有，来来来，我看看。”说话间就去搬书记
的脚，痛得书记又是一阵叫唤：“哎哟，哎哟，哎哟
……”这时，陈三回来了，见地上躺着的大队书
记，立即脸青面黑，没想到陈谷子打得这么狠，要
是书记的腿有个三长两短，啷个得了哟。二话没
说，把书记扶起来，背起就往合作医疗站送，边走
还边安慰背上的书记：“忍到点，忍到点，一会儿
就到医院了，一会儿就到医院了……”

第二天早饭时分，陈三从合作医疗站回
来，陈谷子既没问大队书记的伤势情况，也没
问在合作医疗站怎样医治处理的，一进门就把
陈三骂了个狗血淋头。陈三见婆娘这般阵仗，
早已三魂吓落二魂，吞吞吐吐、战战兢兢地抖
出了事情的原委。

昨天下午，大队书记把陈三叫到村里，命令
陈三上山修一年水库，完全是尽义务，不给一个
工分，并说，只要修了水库，全年的其他义务工就
不用出了。陈三想，书记又要压迫地主子女了，
一年不给工分，等于白尽义务，没有工分就没有
口粮，来年一家人吃个铲铲？大队书记还说：“如
果不去，就罚 500 块钱。”老天爷，陈三全家一年
都挣不到500块钱！陈三一脸苦楚，想求书记发
发善心，要么改变决定，要么照计工分，但陈三不
敢讲，只是抬眼可怜巴巴地望着书记，欲言又
止。大队书记从陈三脸上读出了陈三的心声，把
住火候笑了两声，附在陈三耳朵边说：“只要想法
让你婆娘跟我睡一晚上，修水库的事我另外派
人，钱也不罚了。”陈三万般无奈，想到太阳偏西，
最后还是狠下心答应了，为了吃饭，为了生存，陈
三按照大队书记的意思，第一声鸡叫时起了床，
移花接木、偷梁换柱，让大队书记装假陈三上了
陈谷子的床……

陈三还没有坦白完，陈谷子早已气冲霄
汉，照着低三下四的陈三一耳光扇了过去，陈
三那本来就煞白的脸马上就起了几道血印。几
个趔趄，终于没有稳住，“咚”的一屁股坐进了
屋角角的潲水缸里，慢慢挣起来，裤裆透湿，
木木然像傻子一般，裤裆上的水，顺着腿部流
到脚上，顺着脚上流到地上，湿了多大一片，
一股潲水味就在屋里弥漫开来。

看着可怜兮兮的陈三，陈谷子忍了手，自己
从来也没有打过男人，今天实在是忍无可忍。村
上都是男人打女人，可陈三从来没打过自己，别
说打，连重话也很少说过，自己却实脚实手地打
了他，打得他哑口无言。陈三应该还手，可他怎
么不还手呢，不但不还手，嘴上连屁都不放，真是
个没用的东西。想想气又来了，便铺天盖地指着
陈三骂：“你个狗日的倒毛畜牲，连自己的婆娘都
不要了，亏你狗日的做得出来。幸喜得老娘早有
防备，让他龟儿子书记吃了个哑巴亏，要不是老
娘警觉性高，还不是遭起了？”

骂完，便嘤嘤地啜泣，眼泪未干，又是打扫屋
子，又是找来干净衣服给陈三换上。陈三那个悔
呀，肠子把把都悔青了，拳头捏得出水，在自己脑
壳上一个劲地捶……

陈谷子嘴上没说，心里还是后怕，不晓得大
队书记今后还会找他们多大岔子，不晓得这个地
主子女家庭今后还会出多大的事，不晓得今后是
什么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可是奇怪，日子一天天地过，农活一天天地
干，陈谷子家里什么也没有发生，村上没有任何

人命令陈三上山去尽义务修水
库，也没有任何人罚他们的款，大
队书记再也没有打过陈谷子的什
么主意。陈谷子还和从前一样，
大大咧咧做事，大大咧咧地骂男
人，对陈三恨铁不成钢。

猪穿穿
其实，猪穿穿就是做猪生

意，上场买下场卖、东边买西边
卖、山后买山前卖，穿来穿去，
投机倒把。

大家都在战天斗地学大寨，
太阳出来上坡，太阳落坡收工，一

年四季背太阳过山，你偏不出工、不下地，今天赶
东场，明天穿西场，贱买贵卖，从中渔利，这不是
投机倒把是什么？

朱四不信邪，投机倒把就投机倒把，我怕个
铲铲。全村人都叫他朱穿穿，朱穿穿不贩鸡，不
贩鸭，专贩猪，朱穿穿就喊成了“猪穿穿”。猪穿
穿贩猪贩成了老油条，屡教不改，队长指指夺夺
刮胡子，他当耳边风，牛背上打一捶，不来气。该
赶场的时间赶场，该贩猪的时候贩猪，理麻日诀
犹如风吹过，票儿揣进包包才是实在货。

老家的集镇三天一场，有的赶一四七，有的
赶二五八，有的赶三六九，只要你喜欢跑路，天天
都有场赶。猪穿穿贩猪做猪生意，最喜欢赶山后
的文家场和山前的高家场。文家场离县城远，偏
僻，猪儿便宜，高家场离县城近，方便，猪儿价格
高，猪穿穿山前山后一穿，手上的货一出手，一把
一把的票儿就挣回来了。

那是一个月亮光光的夜晚，鸡还没有叫头
遍，猪穿穿就起了床，把那个装着 500 块钱的
牛皮信封往上衣口袋一揣，便深一脚浅一脚地
出发了，他要到山后的文家场买猪儿，贩到山
前的高家场来卖。文家场逢一四七赶场，高家
场逢三六九赶场，从文家场贩回猪儿只在家隔
一夜，猪穿穿的猪儿就可以在高家场脱手赚上
一笔了。当然，最好的办法是不要急于脱手，
买回猪儿后关到圈头喂它一月两月，等它们长
了条子长了膘，油光水滑地拉到高家场的猪市
上去卖，起码比立即出手要多赚一半的钱。前
者叫快进快出，后者叫慢进慢出，这笔生意是
快进快出，还是慢进慢出呢？猪穿穿还没想
好，到时再说吧。

猪穿穿的家离文家场有30里地，要翻一座
山，可以走公路，也可以走小路，公路好走但
是要绕十里路，小路翻山但要近十里路。猪穿
穿选择了走小路。说是小路，其实是多年前铺
成的石板路，这么亮的月光，视线好得很，为
什么要绕道走呢？

猪穿穿走一程，就会下意识地伸出右手在
自己的左胸上摸一下，那里揣着他的 500 块
钱，那是他的血汗钱，窜东场跑西场赚来的，
也是他的猪头钱，投机取巧一捣鼓，它就升值
下蛋了。猪穿穿那只手在左胸上摸一次，人就
到了刘家沟；摸两次，人就到了大安槽；摸三
次，人就翻过了乌鸦山。

翻上乌鸦山，天就亮了。猪穿穿明白，自己
已走了 20 里路程，还剩十里顺脚路就到文家场
了。想着想着，就觉得肚子咕咕地叫，马上就看
见路边么店子已开了门，一股茶香从门里飘出
来。猪穿穿想喝杯热茶再赶路，右手就向左胸的
口袋摸去，一问一杯茶水要收一块钱，手就马上
缩了回来，一块钱一杯茶水，划不来。

又走了三四里路，见路边撑起一把太阳伞，
伞下一个杂货摊儿，一个半大娃儿坐在一根板凳
上守着摊子。猪穿穿一问，有白糖、盐巴、酱油，
还有两块钱一封的米花糖。猪穿穿那只手又伸
到左胸边去了，但迟疑了半响又缩了回来。两块
钱一封米花糖，划不来。

由此断定，猪穿穿是小气鬼并不公平，该小
气的时候要小气，该大方的时候还得大方。要是
我猪穿穿找到一个又好看又温柔的婆娘，莫说一
块两块、十块八块，把老子 500 块钱的全部家当
甩出去都舍得。

前年，对门院子罗大娘给猪穿穿介绍了一个
娘家远房侄女，还是有模有样的。见面的时候，
罗家坝的罗妹搓着手，猪穿穿也搓着手。罗大娘
问：“猪穿穿，有没得意见？”猪穿穿说：“没得。”
没得就是同意处对象、耍朋友。罗大娘又问罗
妹：“罗妹，你有没得意见？”猪穿穿想，罗妹会说：

“没得。”但罗妹没说，只是慢吞吞地搓着手。罗
大娘又问了几遍，罗妹还是慢吞吞地搓着手，罗
妹的嫂子在侧边替她说话了，我们罗妹其实心里
没有什么意见，只是不知道男方有没得存款，罗
妹要跟你耍朋友，得用钱打发原来耍过的男朋
友，那个男朋友现在还没板脱，因为罗妹家起房
子，用了他 500 块钱，不付钱是板不脱的。猪穿
穿一下子明白了，这有眉有眼的罗妹要敲他一
棒，猪穿穿那阵生意才起步，哪里凑得足 500

呢？再说，见面就要500块，那二天结婚办酒，还
不知要多少才够，这女娃子心太雄了，要不得。
猪穿穿二话没说，起身就走，罗大娘追出门，喊了
好几声，猪穿穿头都没回。

从此以后，猪穿穿发誓要多做猪儿生意多赚
钱，要赚 500 块、5000 块。果不其然，两年下来，
他就有500块钱了，用这500块钱，去耍一个像罗
妹那样的女娃儿，把她哄回家做婆娘绰绰有余。

远远看见了场口边有棵黄桷树，黄桷树脚的
坝子就是文家场的车站，县城开往文家场的车就
会停在坝头下客上客，然后返回县城。猪穿穿在
猪市上买了猪，会弄猪笼子装起来，搬到黄桷树
下客车的顶篷上，搭上文家场去县城的车在离自
家院子两根田坎的又一棵黄桷树边停车下货。

头一场猪穿穿是买的两头条子猪儿，在山
前高家场卖了，足足赚了50块。今天还买条子
猪儿吗？猪穿穿盘算开了，猪市上的猪，不外
乎奶猪儿、笼子猪儿、条子猪儿、架子猪儿四
种。奶猪儿刚断奶，买回家得喂上两三个月才
能出手；笼子猪儿稍大点，买回去也得喂它个
把月才好变现；架子猪儿太大了，买来不好上
车，只能牵着慢慢回家，那就费事了；对，还
是买条子猪儿，不大不小，又好运输，买回家
马上就可以上街卖钱。

不知不觉已走拢了场口，看见黄桷树下从县
城开来的班车边上围了一群人，吵吵嚷嚷、叽叽
喳喳。黄桷树下，坐着一个年轻女娃儿，长声吆
吆地放声痛哭，侧边还坐着一个老大娘，一只眼
睛闭着像快要瞎了，她没有哭声，两行眼泪汩汩
地往下流。猪穿穿一看,这女娃儿比罗大娘给他
介绍过的罗妹还好看，瓜子脸白生生的底色，红
咚咚酒窝，两只眼睛虽然哭得红红的，但又大又
水灵。恁个漂亮的女娃儿哭得恁个伤心，到底发
生了什么事呢？

众人七嘴八舌，述说着刚才的惊险一幕。黄
桷树下的老大娘，非要撞车自杀，看见从县城开
来的班车到了，稀里糊涂从半坡上向黄桷树下驶
来，老大娘像年轻人一样，一个箭步起身，扑爬跟
斗向客车迎面扑去，被身边的年轻女娃儿一把拖
住，在大家的拉扯下拖了回来。

猪穿穿从女娃儿抽抽泣泣的哭诉中，费了好
大的气力才把事情的原委理清楚：黄桷树下痛哭
的是母女俩，家住文家场文家沟，女娃儿姓文，街
上的人称她文妹儿。文妹儿命孬，半年前母亲的
左眼突然看不见了，到县医院作了检查，说是得
了脑肿瘤，肿瘤在脑壳里越长越大，压迫了视神
经，眼睛就看不到了，若不及早开刀治疗，会先瞎
左眼后瞎右眼。文妹儿的父亲手中无钱，无法
到县医院作手术，便请街上胡郎中把脉捡了中
药进行保守医治，胡郎中的药需要青黑桃做药
引子才能功效卓著，药到病除。文妹儿的父亲
就到穿洞岩上的黑桃树上去摘青黑桃，不料一
脚踩虚了，从树上掉下来，滚到穿洞岩下摔死
了。文妹儿思考了三天三夜，一狠心把家里的
房子卖了，安埋了父亲，又把剩余的钱装进皮
包里，带着母亲来到街上，要搭车到县医院去
作肿瘤手术。哪知排队买票时，包包头的钱不
翼而飞，文妹儿摸着皮包上那条被刀片划开的
口子，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文大娘叫天天
不应，叫地地不灵，不愿意给自己的女儿造成
更大的拖累，便毅然决定撞车自尽。

看着母女俩伤心欲绝的样子，猪穿穿早已
动了恻隐之心：“文妹儿，你说，到底遭摸了多
少钱？”文妹说：“500 块，那是我妈的救命钱
呀！”猪穿穿说：“小事情，来，把你妈扶到我
的背上。”说着一把扯起地上的文大娘，三步并
作两步背上了汽车，安放在司机背后的座位
上，又哗的一声从上衣口袋里扯出了那个牛皮
信封，一把按在文妹儿的手上：“拿着，够你娘
动手术！”文妹儿看着他话还没出口，猪穿穿已
经一个箭步飞下车，甩脚甩手挤出人群，走得
无影无踪了……

半年以后，队长神神秘秘带猪穿穿去了街
上的派出所。社员们议论纷纷，投机倒把分子
猪穿穿这回遭起了，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久走夜路哪有不撞鬼的？看样子，猪穿穿怕是
一天两天回不来了。

谁知当天下午，猪穿穿就回来了，还从街
上带回来两个女人，年轻的叫文妹儿，老的是
文妹儿她妈文大娘。

蘑菇先生的故事
□金 晶


